











     
    看过昆剧《牡丹亭》，其一吟三叹、流丽悠远的唱腔将后花园中那一段经典
的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让人心神荡漾，叹为观止。可不曾预期的是，福建梨
园戏实验剧团的这一出《董生与李氏》竟也丝毫不逊其色。福建的方言一向被
人说成是粗鄙的南蛮之音，而由泉州方言闽南话演唱的梨园戏，演起后花园中
的靡靡之音却也是别有一种韵味。 
看戏似乎是儿时记忆中的事情，生长在农村的孩子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日子
莫过于看戏的几天。且不管戏台上粉墨登场，忠臣奸臣斗得不亦乐乎，家长里
短道尽人世艰辛，公子小姐你侬我侬逢场作戏，单就戏台下男女老少共享其乐
的喜气融融就足以让这段记忆在流转的岁月中永恒。家乡的戏台是简陋的，演
员的表演是粗糙的，剧本当然也是迎合农村人的文化品味而选择的。长大以
后，离戏台上的喧嚣和热闹越来越远，对家乡戏的认识于是留了一段很长的空
白，记忆停留在了童年，也于是对福建地方戏存了市俗娱乐的偏见。看古典戏
曲中爱情传奇的经典文本，都不禁会想如果将之搬演到家乡戏的舞台上会是什
么情状。《董生与李氏》让我如愿以偿。王仁杰不愧是一个剧坛怪杰，他的剧
作别出心裁，让一个满口礼义仁智信的迂腐书生监管一个青春貌美的寡妇，人
非草木，岂能无情，结果自然是情难自禁，坚守自盗，情的喷发能让人变得勇
敢，一个被太多礼仪教条束缚的书生不仅勇敢地越礼爱了，而且勇敢地承担了
责任。当然，这个戏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故事本身，而是董生与李氏在作者
安排的错位的角色关系之中所产生的戏剧性。我们看到精心设计的舞台上，是
一墙之隔的两个厢房，当然墙是虚拟的，一边是守寡少妇独守空闺，对秀才暗
怀春思，无奈无人倾诉，只好含愁对月，倾吐满腔的寂寥聊赖之感；一边是迂
腐的秀才，在受人临终嘱托的冠冕理由之下对一个诱人的青春少妇步步跟随，
夜夜窥探，却情不自禁地陷入了对监管对象的爱恋之中。两人在围墙的两端各
抒己怀，互相揣测对方的心理，看似没有对白，是两人的独白，其实两人的戏
剧动作是步步相对，环环相扣的，两组动作相互呼应着推动剧情向前发展，灵
巧的李氏发现了秀才的窥探，于是故作姿态，将心境矛盾的董生引入室内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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顿痛快淋漓的臭骂叫醒了秀才隐而不露的感情，戏剧的高潮随之而至。这一幕
像极了古典名剧《西厢记》中张君瑞和崔莺莺在墙之两端相互试探的情景。只
是角色关系变了，出来的戏剧效果自然两样。值得一提的是剧作者的人物设
置，由于本戏的男女主人公关系上的种种禁忌，所以剧作者给两人都安排了另
一张嘴巴，另一双眼睛，董生的两个书童是董生的另一个心声，而由李氏的老
仆人之口也道出了李氏的很多难言之语。戏中还有一处着实让我讶异，舞台两
侧的乐师居然充当了一回旁白，俚言俗语般的声音顿时打破了舞台上虚拟的时
空，让沉浸在戏曲故事唯美氛围中的观众有一种突然间的抽离感，至少在我，
有点措手不及。戏曲发展到现在，似乎加入了许多现代话剧的手法，如打追
光，玩象征。戏中彭员外完成嘱托如期瞑目之后，舞台上就给了董生与李氏各
自一道光，来凸显两人当时微妙的心理变化，自然地衔接进入了下一个场景。
而在董李二人转入后台行鱼水之欢时，舞台上则只留下了一双被刺眼的白光笼
罩着的红色绣花鞋。这个场景让我想到了昆剧《牡丹亭》杜丽娘与柳梦梅花园
幽媾一场，乃借优美的唱词和盘托出，以戏曲特有的程式搬演于舞台，情之所
至，无须矫情。现代元素渗入戏曲，是一种必然性的进步，而随之带来的是古
典情致的流落。 
梨园戏是一个古老的剧种，唱腔以南曲为主，在唱念方面，要求“明句
读”，讲究“喜怒哀乐，吞吐浮沉”。《董生与李氏》以其独特的梨园风韵演
尽了一段花园情事的韵味。这出戏小巧精致，精雕细琢，给我们呈现了一场视
听的盛宴。这盛宴，不是壮丽的满汉全席，而是精致的风味小点。 
 
